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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判决撤销了朵朵母亲对朵朵

的监护权，把朵朵的抚养权转移

到了福利院。每年，张玉霞都会去

福利院看望朵朵。

张玉霞表示，这些年上海对于

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，除了刑事案件

的双方，民事案件也愈来愈得到重视。以

离婚诉讼为例，法院会主动为涉案的未成年人提供

司法保护。

事实上，在 2021 年新修订的“未保法”中，明确规定司

法保护主要涉及四个方面： 一是司法活动中对未成年人保护的

共性要求；二是特定类型民事案件中对未成年人的保护；三是

刑事案件中对未成年被害人的保护；四是对涉罪未成年人的保

护。而这些要求在上海早已全面实现。

张玉霞坦言，近几年自己经手的涉及未成年人的案件数量

虽然越来越多，但原因并不是犯罪率提高了，而是大家的法治

意识增强了。例如，2019 年上海首例“咸猪手”入刑案，受害

者之一就是一位搭乘地铁的未成年人。最终，被告因强制猥亵

罪被判有期徒刑 6 个月。该案系上海首例轨道交通内强制猥亵

入刑案件，填补了该领域刑事打击的空白。而在以前，“咸猪手”

是很难立案的。

发挥未保站的最大作用

近几年，对于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不断前移，提前预防和

事先干预也成为司法保护工作的一个抓手。

例如，2021 年新修订的“未保法”提出了“乡镇人民政府

和街道办事处应当设立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”的要求。为此，

上海在 2022 年底实现全市街镇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（以下简称

“未保站”）全覆盖，由民政部门牵头打通未成年人关爱的“最

家长展开法律援助之外的“分

外事”——心理辅导，并在咨询、

办案过程中及早发现问题，避免悲剧发生。

为了更好地服务未成年人，张玉霞在业余时间报读

了心理咨询师课程，考取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的资质。

张玉霞告诉《新民周刊》，以前对于未成年人的法律援助

主要是针对涉罪青少年，无论是承办机关还是受害者家庭，都

没有意识到要进行法律援助或者心理辅导。随着全社会对于未

成年人保护意识的增强，上海在司法实践中的未成年人保护工

作不断提升，未成年人受害者也得到了司法保护。

“我曾经接触过一个性侵案的未成年人受害者，嫌疑人的

律师在和受害者沟通时简直就是‘压制式’的，让她赶紧接受

赔偿款后去签署谅解协议。幸好当时检察院在审查逮捕阶段发

现该案被害人也是未成年人且没有法律援助，所以将该案移送

法律援助中心，由法律援助中心指派律师为这个小姑娘提供了

法律援助，保护了未成年被害人的合法权益。”

办案的过程中，张玉霞遇到过 3 岁被性侵导致大小便失禁

患有非器质性遗粪症的孩子；遇到过被亲生父亲侵害而母亲是

帮凶的孩子；还遇到过 7 岁被性侵的小女孩在案发后被母亲斥

责，出现了梦游及中度焦虑。法律援助律师的介入，让受害者

的监护人知道法律会保护他们的孩子；让加害者看到了侵害必

将付出代价，哪怕他是受害者的监护人。

随着上海的法治环境对于未成年人保护的不断完善，张玉

霞也有了底气去突破一些条条框框。2016 年，张玉霞遇到了一

个叫朵朵的小女孩，当时的朵朵只有 3 岁，但从出生起她就被

自己的妈妈遗弃在医院里。2017 年，张玉霞代理了这起上海首

例行政机关起诉撤销未成年人生父母监护权的案件。最后，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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